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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在泥河湾盆地
发现早期智人化石

“泥河湾就像一本散落了上千页的
经典巨著，近百年来的发掘和研究，也
只是捡回来其中几页！”8月 25日下
午，阳原县东谷它（音坨）村，卫奇放
下手中的放大镜和石器，对来访者说。
这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简称双古所）的退休研究
员，在岑家湾台地上的这个小村里，已
经前后住了几十年。
“我是1972年开始走进泥河湾的，
那时还只是个实习研究员。”卫奇说，
他来了之后就不想离开，不仅因为这里
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与老家山西五台县相
似，更因为当他首次站在这片土地上，
看到那层层叠叠的地层露头，感觉这里
充满了神奇和希望。
卫奇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

地理系，其后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
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研究生，进入
中科院读研并留所工作。
1972 年，时任助理研究员的盖

培，把卫奇带到了泥河湾。二人自此为
泥河湾研究开启了一条新征途。
此前，泥河湾研究有着两个里程碑

式进展，一是 1924—1926 年，桑志
华、德日进、巴尔博等外国科学家，首
先将以泥河湾命名的专业术语纳入地质
科学殿堂。二是1963—1965年，旧石
器考古学家王择义等人的考古调查，拉
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研究的
帷幕。
卫奇首次走进泥河湾时，采取的是

“摆地摊”式的考古调查。
那是个夏日的清晨，阳原县东城镇

街头，多了一个奇怪的地摊：一块白布
铺在地上，上面摆着各种石器，以及动
物的牙齿和肢骨化石。好奇的村民们纷
纷围了上来。
这个“考古地摊”的摊主就是盖培

和卫奇，他们耐心地向村民介绍着什么
是化石、什么是石器，并收集着反馈上
来的线索。
有两个孩子挎来了一筐破碎的象牙

化石，并告诉他们还有更多埋藏在土
里。二人听后立即收摊，赶往发现地上
沙嘴。
他们在那里不仅发掘出了一具纳玛

古菱齿象头骨化石，还发现了一件石
器。消息传开后，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
广泛关注，很多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纷
纷前来实地考察。
时过数十年之后，卫奇回顾，当时的

这一发现，实现了中外科学界在泥河湾发
现更新世早期人类遗存的多年来梦想，将
泥河湾的历史推进到了100万年前。
这位77岁的老人，记忆力超强。

他能清晰地回忆起野外调查时在老乡家
吃过什么饭，以及每一位参与发掘的农
民技工的姓名。
他清晰地记得，1974年6月15日，

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一条山沟中，他碰到
了侯家窑村村民王日民，被告知在村西

的一条山沟开采过很多“土龙骨”。
土龙骨，或曰龙骨，是当时人们眼

中一种能换钱的中药材，实为动物化
石，也是卫奇考古调查的线索之一。
卫奇没想到，这次相遇竟然把他引

到了早期智人的面前。
侯家窑长形沟，而今已列入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许多年前，那
里一度成为大工地。因为出产龙骨，邻
近的村民蜂拥而至大肆开采。
卫奇到来后，在此连续发掘数年。

1976年4月，他给贾兰坡写信：“如果
找到人化石请您请客。”
没想到，几天后预想成真，他们率

先在人工扰土层中清理出两件早期智人
顶骨化石碎片。这是阳原泥河湾盆地首
次发现古人类化石，意义重大。
说到这，卫奇脸上放出了光彩：

“那种发现的快乐、激动，实在无法形
容！”
其后，臼齿、上颌骨、枕骨⋯⋯各

种人类化石不断被发现。
“这些古人类长什么样？日常生活
如何？”卫奇有些遗憾，因为未发现颅
骨化石，且埋藏环境遭受破坏，这一问
题迄今未解。
但他们还是有了一些新发现：数以

吨计的动物骨骼化石中，没有一块完
整，他们推断，这些古人类把能吃的都
吃尽了。另外，一块顶骨上出现的边缘
已愈合的孔，显示这也许是人类最早的
外科环钻术。

提出泥河湾
石器认知新设想

20世纪后半叶，泥河湾旧石器考
古的发现历程是这样的——首先发现晚
期的，再发现中期的，最后发现早期
的。但这一历程，也非一帆风顺。
1978年，同属双古所的汤英俊等

人发现了小长梁遗址，但古人类学权威
裴文中却对小长梁的地层存疑。
甚至在他亲自考察后的1981年，

仍旧点名委派卫奇前往小长梁核查地
层：究竟是属于下更新统的泥河湾地
层，还是与黄土同时相变的地层？
专业人士都知道，脱离了地层的石

器和化石，是没有科研价值的。从
1978年开始，卫奇已经陆续发表了多
篇关于泥河湾地层的论文，他对传统的
泥河湾层提出了三分或四分方案，还着
手整理出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地质
序列。
在泥河湾，他除了自己调查之外，还

安排农民技工开展了全面的野外调查。
很快，农民技工王文全从东谷它村

许家坡拿来一把石制品。卫奇赶到那
里，发现出露的石制品和骨化石很多，
他们立即挖了一个探槽，发掘出了一批
精美的石制品。
卫奇带着化石回到北京，向正在住

院的裴文中汇报，小长梁遗址的地层是
插在泥河湾层中的，不是贴在泥河湾层
的晚期堆积。
裴文中没说话，他坐在病床上一件

一件地看，一件一件地抚摸东谷它发现
的石制品。
“如果裴老不认可，他肯定会戏谑
地嘲弄我，但裴老没有。”卫奇曾和裴
文中长期相处，回忆中不由得讲起了老
一代学者的点点滴滴。他说，谁也不会
想到，这竟然成了裴文中生前最后抚摸
过的石器标本。
若干年后，小长梁遗址的发现者之

一尤玉柱，在回忆文章中透露出了别样
的感激：卫奇先生发现的东谷坨遗址，
与小长梁遗址相互印证，相辅相成。
而卫奇、王文全等人发现的东古坨

遗址，经过研究，确认其年龄可能略大
于107万年，并因为其分布广、人类文
化遗存丰富，考古信息量大，而成为目
前研究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文化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
东谷坨遗址挖掘期间，卫奇安排时

年30岁的谢飞独立发掘了一个探方，
并把标本带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
日后成为了我省研究泥河湾的领军人
物，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第一次参加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的
发掘工作。
在此之后，卫奇又在农民技工的协

助下先后发现了麻地沟、西沟、马梁、
山神庙咀等遗址。这些发现，不仅大大
丰富了旧石器文化的内容，填补完善了
旧石器文化考古序列，也大大促进了旧
石器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如同小长梁遗址的发现一样，很多

科学发现注定伴随着坎坷。尤玉柱等人
在小长梁发掘的800多件石器带回双古
所时，有人赞赏，有人存疑。
当时在很多旧石器考古工作者的印

象中，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年代更为久
远的早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石制品应该
是“粗大的”“制作简单的”，而摆在面
前的“小型的”“加工甚好的”石制
品，让他们很是存疑。
当年用科学考察替别人解了难的卫

奇，没想到自己的发现有一天也会有着
这样的遭遇。
他于2006年发掘的黑土沟遗址，

出土了981件石制品。根据上下地层推
断，其年龄至少超过180万年。卫奇坚
信，该遗址将“有可能成为泥河湾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目前最早的环
节，成为华北乃至东北亚人类最早的驻
足地之一”。
但这样一个发现，也遭遇了质疑。

质疑者给黑土沟出土的石制品加上了引
号，认为“缺失明确的打片阶段的产
品，很多标本边缘上的痕迹也不能完全
排除自然作用的可能性”。另外有些标
本，“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产品特点”。
“如果粗略理解，一是认为很多标
本不是石器，二是怀疑混入了晚期的标
本。”黑土沟遗址是卫奇近年来发掘的
唯一一处遗址，他说，黑土沟遗址的石
制品，用现有的世界旧石器模式系统衡
量，误判在所难免。
卫奇认为，黑土沟遗址出现了类似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恰恰正是中
国早期旧石器的鲜明特色。因为，当年
周口店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就和欧洲
的石器在制造技术上有很大区别。泥河
湾遗址群发现的石器，本就以小型为
主，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
在卫奇看来，黑土沟遗址出土的那

些类似石叶的薄长石片，其制作行为需
开启新的猜想，例如可能是儿童模仿成
人打制石片的玩耍。而倘若这一观点能
成立，石叶的历史则开创了新的纪元。
几经周折，卫奇把研究报告发表在

《人类学学报》等刊物上。而实际见证
黑土沟的石制品后，一些国内外专家也
给予了认可。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者松
藤和人的话很有代表性：“它们一看就
是人工制品，因为它们大多数具有显著
的打击台面，我不相信这样具有一两个
背脊的石叶，是由自然力量所为，如果
他们是地质成因，哪还有人工制品？”

推动中美
泥河湾联合考古

1987年夏季里的一天，卫奇再次
前往泥河湾。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位，穿
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但长相却吸引了
其他人的注意，他就是来自美国印第安
那大学的学者戴尼斯。
因为关注泥河湾的考古发现，他和

美国旧石器考古权威柯德曼一同组团访
华，希望能实地考察泥河湾。
尽管1979年、1986年先后有外国

学者考察过泥河湾，但张家口地区直到
1996年才对外开放，没法接待外国人。
那一次，考察团走了，戴尼斯却留

了下来，因为他是一位中国女婿。卫奇
促使他实现了考察愿望。这一举动也为
日后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奠定了基础。
1988 年，时任助理研究员的卫

奇，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选中，作为
中国高级学者访问了美国。这在当时是
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此他告诫自
己，到美国去一定要完成为研究泥河湾
有所贡献的使命。
在美期间，卫奇受到了热情接待，

柯德曼亲自带他观察标本、做实验，并
进行野外考察。人类学家卜普专门安排
接送他。其间，柯德曼和卜普分别提出
了在泥河湾进行合作的意向。卫奇选择
了与柯德曼合作。因为自己影响力低，
他请出贾兰坡来主持合作项目。
为了促成合作，卫奇直接给当时的

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泥河湾的科学价
值很大，不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禁区。
很快，他得到答复，说泥河湾对外国科
学家是开放的，但需要申请办理手续。
1990年，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项

目启动，经国务院批准合作发掘了东谷
坨遗址，卫奇出任野外工作负责人。
在学界看来，这次合作是卓有成效

的，使中国学者系统地掌握了科学的田
野发掘技术和实验分析方法，从那以
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发掘真
正走上了正轨。考古队特别安排一批青
年学者参加了挖掘，而今他们正是中国
旧石器考古的主力。
合作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有

学者描述，在此之前，通行的发掘方
法，有点类似挖土豆，布好探方后用铁
锹挖，或用二齿镐刨，砸碎土块儿，挑
选出较好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带回驻地，
不好的标本则被堆放到探方边扔掉。
而在那之后，发掘中不仅要捡出石

器和化石，还要绘制石制品平、剖面
图，石制品拼合组平、剖面图，文化遗
物走向玫瑰图和倾向玫瑰图，并据此分
析古人类的活动信息。
1994年卫奇在《人类学学报》第

13卷第三期刊发了《泥河湾盆地半山
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读过这篇
论著的学者表示，这是应用新考古发掘
技术、新分析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非常
成功的研究报告。
在开放和交流中推进泥河湾研究，

一直是卫奇的选择。
2001年，卫奇退休了。他决定搬

到东谷它村定居，并在该村建立一个民
办研究机构——泥河湾猿人观察站，地
址就选在他和村民白瑞华1999年合购
的院落内。
观察站成为了野

外科学考察的营地。
自设立之后，几乎每
一位到泥河湾进行科
学考察的学者都曾经
走进这里，吸引了大
批来自日本、韩国、
美国、法国的学者。
卫奇的抽屉里，

放着两大本留言册。
留言者，随便一翻，
都是国内外旧石器考
古界的大咖。
在这种开放的交

流中，中外学者都有
收获。
北京大学教授夏

正楷在文章中回忆，
与卫奇在泥河湾相遇
后，他的一席话给自
己一个很大的启示。
卫奇告诉他，在

泥河湾地层划分上，
前人有黄泥河湾和绿
泥河湾之分。夏正楷
立刻联想到，第四纪
飞扬的黄土粉尘不仅
会降落在黄土高原，
也会落入古泥河湾
湖，这些黄土与湖积
物会交替沉积。于是，
他据此提出了水下黄
土的学术新概念。
本版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卫奇提供

77岁，身高1米81的卫奇，
腰不弯、背不驼，留着一把白胡
子，精神矍铄，看起来像个户外
运动爱好者。这本应该是一个安
享天伦的年纪,但卫奇却像个科
学卫士，选择在泥河湾关注着这
里的一草一木。
这是个“较真儿”的老人。
日前，建设中的泥河湾考古

遗址公园，立起了几头猛犸象雕
塑。卫奇看后直摇头：“这种真
猛犸象绝不是泥河湾的产物！”
老人认为，猛犸象，又名长毛
象，全身长满长毛，门齿卷曲呈
缠绕状。在泥河湾盆地，尚无发
现记录。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单纯的
游乐园，泥河湾的科学性容不得
半点模糊。”卫奇很快写了篇文
章，利用微信推送至朋友圈。当
地一位领导看到后很重视，对卫
奇表示感谢。
这是个喜欢分享的知识分

子。
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卫奇

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到了泥河湾。
他把微信作为自己的新平台，开
设文字性讲座，不定期推送关于
泥河湾的科普文章给关注者。关
于猛犸象那件事儿，就是其中的
第六十四讲。
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让人

肃然起敬。
科学研究带有曲折性。“失

误不可避免，但没有理由借此掩
饰自己的错误。”卫奇话语中带
着坦率，“我在泥河湾盆地最大
的失误，就是对于上沙嘴石器地
点地层性质的误判。”
上沙嘴就是 1972 年他和盖

培发现纳玛古菱齿象头骨化石和
一块石器的地方。报道发表后，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但有学
者却认为该地层不属“泥河湾
层”，而是晚期的河流阶地堆
积。卫奇在其后的论文中认同了
这样的说法。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重新

对上沙嘴进行了野外勘察，发现
自己在当年的论文中做了误判，
该地层应该属于“泥河湾层”。
他说：“现在，能够发现自己的
错误并亲自纠正，委实令人欣
慰。”
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

在文章中追叙往事，厘清概念。
他认为，1924年巴尔博提出的
“泥河湾层”概念，已经超越了
地层单位中的“层”，应该废除。
他从未停止思考。他还认

为，泥河湾，虽然原本是桑干河
畔的一个山庄的村名，但而今，
其内涵已经十分广阔：在时间上
是对应早更新世的泥河湾期；在
地层学上，为泥河湾组，属于华
北泥河湾期的河湖相堆积；在考
古学上，泥河湾文化是一个独特
的文化类型，它代表了东亚地区
旧石器早期乃至中晚期的旧石器
类型。

文/记者 董立龙

一个“较真儿”
的学者

泥河湾，东方
的奥杜威峡谷。从
1924年起，吸引一
代又一代研究者。
他 们 都 有 一 个 梦
想：发现“泥河湾
猿人”化石和 200
万年前的石器，为
探索东方早期人类
找到最直接的证据。
卫奇，从 1972

年 首 次 走 进 泥 河
湾，47年持续研究
至今。退休后，他
更是定居在这里，
每年至少待上 5 个
月。
在这里，他依

靠群众发现了许家
窑—侯家窑遗址，
发 现 了 东 谷 坨 遗
址，发现了黑土沟
遗址⋯⋯每一个发
现，都标志着泥河
湾研究走上一个新
台阶。
这位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的退休
研究员，在微信中
给自己起名“泥河
湾猿人”。

卫奇卫奇：：

泥河湾寻踪远古人类泥河湾寻踪远古人类
□记者 董立龙 通讯员 仝辉

拓荒

探索

交流

◀卫奇正在向来访的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欧阳志山
（John Olsen）和他的学生介绍泥河湾。

◀40多年来，卫奇
的脚步踏遍了泥河湾盆
地的沟沟坎坎。

▼卫奇正在泥河湾进行地质勘测。

省博物院展出的复原纳玛象省博物院展出的复原纳玛象。。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19721972年出土于阳原上沙嘴的纳玛象头骨年出土于阳原上沙嘴的纳玛象头骨

化石化石，，现存于省博物院现存于省博物院。。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19761976年年，，卫奇在阳原县侯家窑村发现的卫奇在阳原县侯家窑村发现的
人类化石的复制品人类化石的复制品。。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